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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
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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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 北京 100871)

摘　要:当前世界各国大多属于多族群国家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工具 ,语言

对于研究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有着特殊的价值。在不同族群之间 、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语言 、方言的差别 , 影

响甚至制约着区域间 、族群间的交流与发展。因此对于各地区 、各族群在语言 、词汇的使用与演变开展研究 ,

应成为社会学一个重要的关注领域。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和探讨如何从语言使用调

查入手来分析区域之间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合 、从语言词汇使用的变化情况来分析社会文化的

历史变迁 ,通过借鉴国外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 , 可以把调查语言的应用与演变情况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系

统地调查和分析当地社会的社会—文化格局以及影响这一格局变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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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在非洲 、中东 、东南亚 、拉丁美洲等地区 , 许多主权国家的国境线的历史形成与划定受到当年殖民主义时代列强
瓜分势力范围时相互战争与外交妥协的影响 ,当地原有政治实体 、部落之间的边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②按照其他国家的种族 、族群结构和特征 , 我国的 56 个“民族”实际上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族群”(Ethnic groups),使用
“民族”一词来表示这 56个群体 , 这很容易与具有独立政治实体和领土含义的另一个词汇“ Nation”(也译做“民
族”)相混淆(马戎 , 2001;156)。基于这一观点 ,在本文中把中国的 56个“民族”称为“族群” , 把中华民族这个政治
实体称为“民族”(Nation)。

　　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可以说在不同程

度上都属于多族群国家 ,有的还是多种族国家。
[ 1](P61-75)近代以主权国家这种政治实体形式所

建构的形形色色的大小国家 ,在其形成与变动过

程中 ,国境线并不是严格地按照当地族群居住区

域的地理分野来划定的 ,各国的国境线在历史的

进程中逐步得以确定时 ,往往存在着各种复杂的

历史 、政治 、外交 、经济 、宗教 、文化因素
①
,从而造

成了许多族群的部分人口跨境而居 。而在各个国

家正式创建之后 ,内外战争与国际外交活动仍在

不断地改变着这些边界。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市场

国际化程度的提高 ,每年都有大量的劳动力跨国

境迁移并长期留居在迁入国 ,这更进一步强化了

许多国家中的多族群现象 。族群关系问题也就逐

步成为世界各国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

也正因为当前世界各国大多属于多族群国

家 ,它们在发展本国社会 、经济 、文化的进程中 ,在

本国与其他国家发展政治 、经济 、文化交往的过程

中 ,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种族 、族群关系问题。

根据我国政府在上个世纪 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

别”工作 ,中国有 56个民族(或称为“族群”)
②
,在

分析和处理我国的族群关系时 ,通常也会遇到其

他国家处理本国族群关系时所遇到的一系列相同

的问题。而无论从历史的经验还是目前许多国家

中正在发生的事态来看 ,每个国家的政治统一、社

会稳定 、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都离不开本国各个社

会群体(包括各个族群)的和睦团结。21世纪的

中国 ,族群关系同样是政府和民众最为关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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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社会问题之一 。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人们之间的信息交

流工具 ,语言对于研究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有着

特殊的价值。所以国外一些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

对于各个族群的语言使用与演变给予特殊的研究

兴趣。中国是一个地域幅员辽阔 、拥有着许多族

群的大国 ,在不同族群之间 、不同区域之间长期存

在着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 ,也存在着语言 、

方言的差别。这些差异影响甚至制约着区域间 、

族群间的交流与发展。除了在社会制度 、经济结

构等方面需要进行研究之外 ,对于各地区 、各族群

在语言 、词汇的交互使用与演变情况开展研究 ,也

应当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关注领域 。我们可

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 ,把调查区域

内语言的应用与演变情况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

点 ,系统地调查和分析当地社会的社会一文化格

局与影响这一格局变迁的因素 。

写作本文的目的 ,就是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

来思考和探讨如何从语言使用调查入手来分析区

域之间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合 、从语

言词汇使用的变化情况来分析社会文化的历史变

迁。

一 、语言产生和发展于各族群所生存的自然

与社会环境之中

　　许多动物都有自己的“语言” ,它们通过不同

的发音和声调在同类中彼此传递信息。这些借助

语言来传递的信息 ,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抽象思维

的符号 。即使是最最简单的数字 ,也代表着对数

量的抽象。人类作为高级动物 ,也在自己的演变

进化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出用于口头交流和书面

记载有关信息与知识的语言和文字 。由于人类起

源于地理分布上的多元以及各人类群体发展初期

的彼此隔绝 ,在不同的群体中各自发展出很不相

同的语言与文字。据说在 1万年以前 ,世界各地

区存在的语言达 1.5 万种 ,现在已经减少到约

7000种 ,并将随着族群交往与全球化进程而加快

减少的速度。[ 2] (P256)这些语言和文字作为符号

被用来表达具体的数字 、物体以及抽象的观念和

思想 ,并被语言学家们按照语系、语族 、语支 、方言

这样的系统来加以分类和研究 。①

在这些书写符号不同②、发音方法不同 、语法

规则不同的各种语言与文字当中 ,这些差异或多

或少反映出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发展历

史。居住在大森林中的族群 ,有些发音可能与当

地鸟兽的鸣叫相似 ,居住在海边的族群 ,发音可能

与海涛 、海风的声音相似 。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 ,

在一些方面(包括发声)有可能会模仿周围的生

物 ,而且有时会用某种动物的叫声作为对这种动

物的称呼 ,这种取名也产生了人类语言中最简单

的一批词汇。

二 、语言中的词汇反映出当地社会 、经济 、文

化生活的内容

在每一种语言中 ,每个新词汇的出现都是因

为人们需要对新出现的现象、事物 、观念给予抽象

归纳并进行交流 ,这些词汇都是应思维与交流的

客观需要而产生的。生活在热带并从未见过雪的

部落 ,是不会在自己的语言中自发产生定义和描

述“雪”的词汇的。所以语言和文字体现着一个社

会中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和生产中需要表达和传递

的绝大部分信息 ,之所以说“绝大部分” ,是因为在

交往中 ,人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也可以传递部分

信息 。

从对一个社会里人们使用的语言和文字的分

析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社会在科技和生产力

方面的水准 、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 、抽象思维的发

展水平以及各类知识的积累内容。三十多年前我

曾经在内蒙古草原一个牧业社区插队 ,当我向本

地蒙古族牧民学习蒙语时 ,我发现蒙古语中对于

不同年龄的牲畜都有专用术语 ,对于牲畜毛色特

征的描绘也有非常具体的词汇 ,如面部长有一长

竖条白色毛的马叫“海勒京” ,从马鬃延脊梁到尾

部长有一条黑色毛的马叫“萨勒” ,身上大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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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字中 , 不但存在着例如拼音文字 、象形文字之间的差别 , 书写的顺序也有从左到右(拉丁语
系)、从上到下(传统的中文 、蒙古文)、从右到左(阿拉伯文)等多种习惯。书写习惯可能与当时各地最早采用的
书写材料有些关系。如中国古代用竹简 、木简来写字 ,这些竹简 、木简是一条一条制作并相互联结成捆 ,从上到
下写字是比较便于书写和阅读的。

现在世界上的各种语言被语言学家划分为 14 个“语系”[ 1] (P60)。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　



颜色相间的马被叫做“阿勒克”①。这些词汇在牧

业生产和草原生活的应用当中远比汉语词汇要丰

富 、准确 、便利得多。如果牧人走失了一匹马 ,在

寻找这匹马的途中 ,他只需向别的牧人讲几个词

就可以清楚地描述这匹马的具体特征。但是与此

同时 ,我们也发现蒙古语中对于畜牧业和草原生

活之外的词汇就相对比较缺乏 ,这是蒙古族传统

的游牧生活 、牧业文化在语言中的体现 。分析和

研究蒙古语的词汇及其演变 ,无疑会有助于了解

蒙古族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内容 、特色与发展

进程 。

以此类推 ,沿海的渔民对于不同的海洋生物

和海潮现象一定也有非常丰富的词汇来进行描述

并用于彼此之间的沟通 ,这是渔业生产和海上生

活的客观需要。其他如农耕民族 、山地民族、沙漠

民族等也都有与自己生活的自然环境 、传统生产

活动密切相关的语言词汇体系 。

在人们的语言当中 ,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人们相互之间的称谓 ,有的称谓反映的是亲属

关系 ,如称呼家庭成员 、血缘亲属所使用的词汇 ,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不同的社

会中对于不同亲属关系的称谓 ,并以此来分析其

家庭制度与社会结构 。[ 4] (P450-465)有的称谓反

映的是社会关系 ,如对部落首领的称呼 ,或者一个

复杂的科层组织中对于各级人员的称谓体系 。对

于这些词汇的分析 ,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时的亲

属制度 、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 。

在文化发展到比较高的程度之后 ,除了描述

自然景物 、人类生产活动及产品、用于人际关系相

互称呼的词汇外 ,人类社会的精神与文化生活日

益发展 ,有关哲学 、宗教 、文学 、艺术 、音乐的词汇

也逐步丰富起来 ,这些词汇反映出人们的社会关

系和思想理念 ,也反映出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

追求 。许多学者都“发明”了一些新词汇来表述自

己提出的新概念 。②对于历史上不同时期 、不同国

家所使用的这些词汇的系统整理与分析 ,有助于

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例如基督

教就创造了一大批新的宗教词汇 ,许多沿用至今 ,

对于这些词汇内涵的解读和使用情况的分析 ,可

以帮助其他非基督教社会的人去理解今天基督教

社会人们的基本观念与思维方法。佛教和伊斯兰

教国家也各自有自己的一套理念 ,有各自不同的

一套词汇 。佛家讲的“禅”就不是很容易被基督教

徒所理解的。不同的意识形态传统也形成了各自

的政治术语③ ,这些话语体系的固定化及其传播

体现了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价值规范体系之间的

差异与相互之间的竞争。不同的文明之间需要沟

通 ,从各自使用词汇的对译和分析入手来研究不

同文化之间的异同 ,有助于加强相互之间在文化

基础层面上的理解 ,尽可能消除那些可以消除的

误解 ,以避免文明的冲突 。

在几千年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 ,每个国家

都留下了大量用文字书写的丰富文献 ,包括了历

史记载 、政府档案 、统计资料 、文学作品和人们记

录各类信息的文本材料 ,这些材料为我们研究社

会发展史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素材 。但是 ,从语言

社会学的视角 ,通过对不同时代文学作品中使用

词汇的归纳分析来研究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 ,类

似这样的系统性研究还是很少的。如分析“文革”

以前和“文革”期间所使用的政治和生活词汇 ,对

于我们理解和研究“文革”的起源和演化过程 ,具

有特殊的意义 。不同时代的人们使用着不同的词

汇 ,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制度 、文化生活和道德

伦理观念 ,从语言这个角度来加以分析 ,可以由表

及里 ,通过对词汇这些象征符号的研究来剖析不

同时代人们的内心生活。

三 、语言之间的借鉴反映出不同族群在各方

面的交流与融合

随着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之间的相互接触与

交流 ,它们各自的观念与文化也必然通过这些交

流而对彼此发生影响 ,所以从一个社会对于其他

社会 、其他群体语言文字的吸收情况 ,可以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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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语言是意识的重要社会过滤器 , 官方推行的语言具有推动人们认同既存制度 、清除对立政治
意识的功能。[ 6] (P33)

如弗洛伊德提出“三部人格结构”时发明的“ 伊德”(Id , 或译做“伊特” 、“本我”)、“自我”(ego)和“超自我”
(superego),就是他为了心理分析所创造的词汇。[ 5](P4)

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在《努尔人》一书中 , 详细介绍了努尔人对于描绘牛的颜色和其他特征有着非
常丰富的专用术语。[ 3] (P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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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了解不同族群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态势与融

合程度。

蒙古族牧民在表达来自汉族地区的物品 、用

具以及各类政治观念上 ,大量直接或间接地借用

了汉语词汇 ,如拖拉机就直接使用汉语的“拖拉

机”的发音 ,如手电筒叫“嘎勒灯” ,是由蒙古语中

的“嘎勒”(手)和“灯”(来自汉语的“灯” ,表示能够

发亮的东西)两个词连在一起组合而成 。这就是

语言使用中的“外来语”现象。这些外来语词汇的

使用 ,反映了蒙古族牧民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不

同语言之间的某种“融会” 。

自“鸦片战争”失败后 ,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经

积极地吸收西方的思想与文化 ,如 20世纪初在学

习西方文化时从日语中转借而来的许多词汇 ,如

“民族” 、“干部” 、“社会” 、“外交”等 ,这些词汇一直

沿用到今天。我们如果阅读 20世纪初中国文人

写的信函 、小说 ,会发现这些文字与今天人们使用

的词汇、习惯表达方法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的差别 ,反映出当时社会思

潮的重大转变 ,而书写文字与口头语言之间的距

离缩小 ,为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发展开拓了空间 ,

同时也为当时的社会分层结构的调整与社会流动

提供了新的条件 。

在上世纪的 20 年代至 40年代 ,中国的文人

们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这些反映西方世

界人们日常生活和感情交流的外国文学作品 ,如

果采用中国的文言文来翻译 ,应当说是十分困难

的。而且许多外文词汇在当时的中文里找不到十

分贴切的词汇来对译 ,所以一些翻译者便自行创

造了一些中文的新词汇 ,来反映外文词汇所表现

的场景和情感 。当这些翻译作品问世之后 ,这些

新词汇便慢慢地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成为中国语

言词汇的组成部分。

语言相互借鉴和对译的现象既出现在中国的

汉语与西方文化之间 ,同时也出现在国内汉语与

其他少数族群语言之间。在上个世纪的整个一百

年里 ,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国内各个族群之间的

文化交流 ,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中国历史上

的任何一个时代 。许多少数族群的青年来到内地

的汉族城镇读书 ,许多汉族商人深入边疆地区开

展贸易活动。在南方和北方之间 ,在内地沿海与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 ,当时的官员 、商贩 、士兵 、

工人 、教师 、学生 、传教士 、劳工们频繁地迁移和流

动 ,这些族际交流活动在历史上所留下的烙印 ,也

反映在语言之间的相互借鉴 、词汇的相互融通之

中。

四 、发展相对滞后的族群一般会积极学习发

达族群的语言

一般来讲 ,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会比较多地

吸收发达民族的词汇 ,它的知识分子也会比较积

极地学习发达民族的语言与文化 ,这是推动本民

族社会改革与发展的需要 ,是发展本民族科技与

经济的需要 ,也是生活中吸收和使用发达国家物

质和精神产品的需要 。研究一个民族语言中的外

来词汇 ,调查这个民族成员学习其他民族语言的

情况 ,是了解和分析民族交往的重要研究视角。

除了客观应用性的需要之外 ,有时发展相对

迟缓 、消费水平落后的国家和地区 ,对于发达国家

和地区特别是友好的发达国家会有一种羡慕之

情 ,并由此萌发学习其语言 、方言的愿望 。在上个

世纪的50年代 ,中苏关系十分密切 ,同时中国人

民志愿军在朝鲜与美军作战 ,在这种国际关系的

态势下 ,中国人很热切地学习俄语 ,而在解放前曾

经十分流行的英语就遭到了冷落 。在 80年代中

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 ,香港是大陆民众

首先接触到的“经济发达”地区 ,所以学习广东话

也曾经一度成为北京大学生中很时髦的现象 ,有

些电视广告也采用广东方言。而当中国与日本和

美国正式建交并且各种接触多起来之后 ,在大陆

又先后出现了学习日语和英语的潮流 。在今天 ,

一些简单的英语词汇甚至经常夹杂在人们日常口

语之中。

当然 ,上述这种学习与应用外语和其他地区

方言的现象 ,也并不是出现在大陆所有地区 ,即使

在北京这样对外交流很多的大都市里 ,这些现象

也并不是出现在所有的年龄组 、所有的社会阶层

当中 ,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赶这种“洋时髦”

的潮流。所以我们的语言社会学调查可以设计出

一些核心问题 ,调查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哪部

分人在学习其他语言 ?主要的潮流是学习哪一种

语言 ?他们又在什么场合下使用这种语言? 他们

学习这种语言的原因是什么? 是感情上的原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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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于功利的考虑? 有关这些问题的调查分析结

果 ,对于我们透过语言学习与使用方面的变化来

分析不同民族 、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 、社会整合 ,

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

　　五 、语言的双重性

语言应当说具有着双重性 。一是作为一种传

统文化的载体 ,它寄托和体现出人们对于这种文

化的感情 ,二是纯粹作为信息交流的工具 ,实现的

是传递信息的功能 。有一些使用范围很小的语

言 ,由于它作为信息交流工具的功能越来越小而

处在消亡之中 ,尽管人们在感情上对这一趋势难

以接受 ,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这一客观现实。

当人们在想到语言的时候 ,有时感情和功利的考

虑并存 ,有时则会有所偏重。我国一些少数族群

的干部在感情上很希望自己的子女学好本族语言

文字 ,但是考虑到孩子对于知识的学习条件和未

来的发展机会 ,还是送孩子上汉语学校 。在当今

“全球化”的大潮中 ,各国之间 、各个族群之间的交

往和相互竞争也日趋激烈 ,对于语言的感情层面

的考虑有下降的趋势 ,而对语言的功利方面的考

虑则在显著上升。经济的全球化需要一种“世界

性”的工作语言 ,由于各种原因 ,英语实际上正在

成为事实上的“世界性”工作语言 ,绝大多数国家

都把英语作为本国学校中的第一外语 ,各类国际

会议主要使用英语作为会议语言。这一现象生动

地体现出语言作为交流工具这一基本功能的重要

性。

散居在世界各国的犹太人 ,曾经长期使用居

住国的语言 ,犹太人原来使用的希伯来文在日常

生活中已经基本不再使用。在二次大战结束后 ,

一批犹太人迁移并定居在以色列 ,从感情和功利

两个方面出发 ,他们没有选择以前某个居住国的

语言(德语 、法语 、英语等),而是选择了祖先使用

过的希伯来文作为以色列的正式语言 ,这一选择

对于来自不同国度的犹太人来说也是公平的 ———

大家都需要学习一种古老的新语言 ,这种语言寄

托了他们的宗教感情 ,对内成为相互交流的工具 ,

对外成为犹太人特有的文化符号。已经停止使用

的语言在生活中再次复活 ,这种情况也只有在以

色列这样十分特殊的案例中才有可能发生。

　　六 、语言政策是族群之间政治关系的重要体

现

对于其他语言的学习 ,既可以通过人们的自

学 ,也可以通过学校实施的正规语言课程 。在多

族群国家中 ,学校里采用的教学语言体现了国家

的族群政策。一方面 ,少数族群语言的学习与使

用是各个族群的基本政治权利 ,具有重要的政治

意义 ,在中国受到《宪法》的保障;另一方面 ,语言

又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彼此进行交流的应用性工

具。使用最广泛 、对每个公民学习知识和争取发

展机会最有用的语言 ,也是学生们在学校里最应

当学习的语言 ,尽管这种社会通用语可能并不是

自己的母语。如何既保障少数族群学习本族语言

的政治权利 ,又能够使得少数族群学生掌握在实

际生活和工作中最有用的语言 ,这个矛盾如何解

决 ,需要视各个地区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和具体

当事人自己的意愿来处理 ,而不能简单地用统一

的政策来做出硬性的规定 。中国各少数族群地区

一直在进行“双语教育”的积极探索 ,也是试图寻

找符合中国国情 、符合各地区实际情况 、既有利于

各少数族群发展又得到大多数群众拥护的语言教

学模式。[ 7] (P225-230)

在建国初期 ,少数族群干部和民众积极学习

汉语 ,同时在少数族群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和其

他人员(教师 、医生 、工人等)也积极学习当地族群

的语言 ,这样一种语言学习模式体现了族群平等

的精神 ,既有感情上的因素 ,也有学习和工作方面

的功利性考虑 ,应当说对于当时族群团结、开展各

项工作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而从我们近年观察

到的现象来看 ,现在的语言学习模式主要是少数

族群干部和民众学习汉语 ,而在少数族群地区的

汉族干部和知识分子当中 ,很少有人学习当地族

群的语言文字 。是不是可以说 ,现在双方在语言

学习上主要是功利性的考虑而较少感情上的考虑

呢? 而且这种功利性的考虑可能也主要是面向上

层(主要使用汉语的各级干部)而不是面向下层

(主要使用本族语言的基层少数族群群众)。这是

不是也反映出目前的中国社会与建国初期相比 ,

在深层面上我国的族群关系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

的变化呢 ?

政府的基本政策制定之后 ,在实际的实施过

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是否能够达到使各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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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学习知识的最佳效果? 是否能够促进族群团结

和各族之间的感情? 各族民众对于现行的语言政

策和实施结果有什么看法 ?家长们 、学生们 、教师

们 、就业单位对于目前的教学语言政策有什么评

价? 提出过哪些改进调整的建议? 对于研究族群

关系变化非常重要的这一系列问题 ,我们都可以

在深入系统的社会调查中找到答案 。

　　七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会出现一些反映新

的社会现象的“新词汇”

语言的变化在内容与形式等方面是多种多样

的 ,除了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他们的语言、在本

族语言中引进“外来词汇”之外 ,随着社会在观念 、

制度方面的变化 ,在自己本国语言中还会出现一

些崭新的“词汇” 。今天在北京人言谈中使用的一

些词汇如“打的”(乘出租车)、“大款”(富翁)、“小

蜜”(情人)、“下海”(经商)、“二奶”(外室)、“泡妞”

(与女朋友约会)、“网虫”(经常留连于互联网的

人)等词汇 ,都是在汉语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词

汇。其中有些词汇来自港台地区和国外 ,通过外

部的小说电影流传到内地 ,反映出港台和外国文

化对大陆社会的渗透 ,另外有些词汇则反映出大

陆社会中新出现的社会现象 ,可以说是人们在生

活中的“创造” ,之后通过媒体中的娱乐节目和口

头流传逐步被大众所接受 。

有些人还收集了民间的“口头文学” ,如流传

的“段子” 、新的“歇后语”和压韵对仗的白话打油

诗 ,反映了民间对一些社会现象的针砭和讽刺 ,其

中不乏近年创造的“新词汇”和对原有词汇的“新

用法” 。在各地组织的一些文艺活动和民间庆典

中 ,也出现了一些新对联 、新话语。这些生动的文

化现象 ,都应当成为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不同的社会群体有时还会出现本群体内部使

用的“专用词汇” ,用过去的讲法是帮会的“行话” 、

地下团伙的“黑话” ,用现在的称呼是“行业术语”。

如以行业来划分 ,在北京的各地“打工族”都有自

己的一些“术语” ;如以年代来划分 ,出生在不同历

史时期的各“代”所受到的是不同的教育 ,他们在

不同的政治氛围和文化环境里成长 ,在他们说话

的用词上也能体现出各“代”之间的“代沟” 。前几

年国内贺岁片的成功 ,除了场景的创意之外 ,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把“旧语言”应用于当前新场景而

产生的喜剧效果。现在的中学生们有着自己常用

的词汇 ,老师和家长们往往不知道孩子们在讲什

么。而最有代表性的是近年来“网友”们在互联网

上的交流中不断创造的各种简化“术语” ,不常上

网的人有时真猜不出它们的含义 。仔细分析 ,这

些新的词汇实际上各自包含了十分深刻的社会与

文化含义 ,很值得社会学家们去好好调查与研究。

八 、随着社会的变化 ,一些原有词汇被赋予

了新含义

在新的社会场景下 ,一些原有的词汇可能被

人们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新的政治或文化内容 。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氛围下 ,一些过去常用词

汇的内涵和流行范围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 “同志”是社会上

人们之间最通用的称呼 ,人们在商店 、饭店里把售

货员也称作“同志”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 ,工

人阶级的政治地位上升 ,因为工人彼此的尊称是

“师傅” ,所以顾客对售货员的尊称便被改为“师

傅” ,一时“师傅”成为社会上最时髦 、最常用的称

呼。实行“改革开放”后 ,人们开始把服务员改称

作“小姐” 。“小姐”这个称呼在解放后曾一度绝

迹 ,因为当时的观念是只有“资产阶级”才称“小

姐” ,带有剥削阶级的贬义 。而近年来在一些“小

姐”一词暗含有从事不正当职业意味的地区 ,人们

又开始使用新的词汇来称呼餐馆、旅店的服务员。

另外一个例子是解放后大陆的夫妇之间长期彼此

称为“爱人” ,认为这样体现了男女平等 。实行开

放政策之后 ,大陆学者出国访问 ,海外华人听到这

个称呼都觉得很好笑 ,认为很像是指“情人”。曾

经在解放前使用的称呼“先生”和“太太” ,近年又

开始流行起来 ,还有一些年轻人则仿照港台电影

称呼丈夫为“老公”。

应当说上述这些词汇都具有一定的社会 —文

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甚至可以说每个时代

都有自己的一套“时代用语” ,正如每个行业或社

会群体也会有自己的“行话”和专用话语 。我们考

察各种词汇 、各种用语在应用范围和内涵方面的

演变 ,就可以从语言这个角度生动地反映出中国

大陆社会近几十年中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 、人际

关系等方面的深层变化。调查和分析这些词汇的

衍生 、流行和演变 ,联系当时的社会场景和政治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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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可以帮助社会学者研究一个国家社会文化体

系的深层结构和发展脉络 。

九 、研究社会流行语言 、词汇的变化 ,是分析

社会变迁 、族群关系的一个生动视角

中国社会在上个世纪里发生了多次翻天覆地

的大变化。在此期间 ,汉语的语法和词汇经历了

从文言到白话的重大转变 ,从晚清时代 、民国时

代 、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夕 、“文化大革命”

时期 ,再到“改革开放”时期 ,每个历史时期都在人

们使用的语言词汇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 。与此同

时 ,中国的各个少数族群在近百年里受到汉族地

区在政治 、经济 、文化 、教育政策的影响 ,也经历了

非常深刻的变化 ,这些变化也部分地反映在它们

的语言使用当中 ,研究中国少数族群在语言词汇

使用方面的变化 ,对于理解各族群的社会 、经济 、

文化变迁 ,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视角。

调查多族群地区语言的使用情况和词汇变

化 ,有助于分析族群关系变迁。中国藏学研究中

心的周炜博士在 1998-2000年期间在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他选择的

研究专题是“西藏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使

用 、双语现象与汉藏文化交融” 。西藏地区是我国

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当中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最高的

地区 ,在西藏自治区的常住人口中 ,藏族占大约

97%,在 1951年和平解放之前 ,西藏与内地相对

隔绝 ,文化与人员交流很少 ,这使得西藏在交通 、

通讯 、教育 、经济发展方面长期落后于内地 ,藏语

的词汇也反映出西藏社会发展的状况与汉藏交流

的情况。在近五十年里 ,特别是 1959 年之后 ,有

一定数量的汉族干部职工来到西藏工作 ,西藏社

会的政治生活和日常交流中开始引入汉语词汇 ,

学校里开始讲授汉语课程 ,许多城镇的年轻人已

经熟练地掌握了汉语 ,部分人甚至开始学习英语。

因此调查和研究西藏城乡居民的汉藏语言使用情

况 ,无论对于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分析西藏与内

地的政治整合 、经济交流 、人员往来 、文化交融的

发展历程 ,还是研究汉藏关系的演变 ,都是一项基

础性的研究工作 。所以这个研究课题 ,在某种意

义上是一个语言社会学与族群社会学相互交叉的

研究专题 ,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这一研究可以说

是运用语言社会学的视角来调查研究我国族群社

会 、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

除了西藏之外 ,其他少数族群聚居区也需要

开展类似的语言学习使用情况的调查 ,作为我们

分析族群关系演变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语言

的学习和使用 ,是可以采用量化的方法来测度和

分析的 ,族群关系好不好 ,可以通过调查不同族群

的成员之间学习和使用其他族群语言的情况来进

行分析 。这个专题 ,可以与居住格局 、族际通婚 、

社会网络等其他几个族群社会学研究专题的调查

结果相互比较和印证 ,从而向我们展示一个地区

族群关系的真实状况和发展趋势。这些研究可以

在不同的层面上逐步展开 ,先从微观社区(一个乡

镇 、一个县 、一个城市)的调查研究入手 ,逐步扩展

到一个省乃至全国。

总而言之 ,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族群而言 ,外

部的国家—区域之间的关系 、内部的社会-政治

格局 、各种社会流行思潮等都交汇在一起 ,从不同

的角度影响着社会中语言词汇的使用与创新 。要

研究中国现代史 ,无论是研究汉人社会还是研究

各少数族群的社会变迁 ,实在不应该忽视这个研

究视角和生活当中大量丰富的研究素材 。

十 、应当积极地推动中国语言社会学的建立

与发展

语言社会学 ,就是通过对各类语言现象的系

统 、综合性的调查和横向 、纵向比较研究 ,来分析

社会的文化形态与族群关系 、各国和各地区文化

交流的变迁。这个方面的研究长期为人们所忽

视 ,即使在美国这个社会学很发达的国家 ,这方面

的研究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西方社会学的教

科书中也很少提及这个研究专题。

美国社会学界较少重视语言社会学研究 ,可

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美国的社会结

构和主体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比较稳定 ,语言词汇

的变化不大;其次是美国对于各族群语言变化的

研究大多结合到种族 、族群研究之中 ,没有必要去

发展专门的语言社会学。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

社会不断发生重大变革 、地域和族群差别这么大

的多族群大国 ,语言社会学完全有必要也有条件

在21世纪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一个新的研究

方向和专业领域。

我自己对这个领域是很有兴趣的 ,过去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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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和西藏进行以人口迁移和族群关系为主题的

社会调查时 ,我设计的户访问卷当中包括了一些

与语言使用相关的内容 ,调查了被访问的汉族 、蒙

古族和藏族居民掌握其他族群语言的熟练程度和

使用场合 ,调查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子女在语言学

习方面的愿望 ,但我从来没有机会实施一个以语

言使用为主题的专题研究 。由于自己没有时间和

精力去阅读这方面的文献和开展实地调查研究 ,

所以我一直希望能够有其他学者往这个方向上努

力 ,并积极推动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语言社

会学”的研究生课程 。

中国社会是个多元、多层次 、族群和区域发展

很不平衡的大国 ,境内外的各种文化都在不同程

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行为 、社会组织和人际关

系 ,这些影响和观念的变化也必然生动地体现在

人们使用的语言词汇之中 。语言社会学是研究社

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 ,可以提供在其他视角中

难以把握的重要信息 ,同时由于社会中人们使用

的语言和创造的词汇本身十分生动 ,所以对于语

言的研究和词汇使用的分析也非常具有趣味性。

我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关注这个领

域的研究 ,并会做出重要的研究成果 。他们既会

研究外来文化对中国社会流行语言和学术话语的

影响 ,研究各个族群之间的语言使用与交融 ,也会

研究各地汉人社会中丰富多彩的语言变迁现象 ,

并从中找到解读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我确

信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将会使中国社会学在研究领

域上进一步拓展 ,并将成为中国社会学各领域中

非常具有特色和推动创新性研究的专业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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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ociology of Languag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tudies of

Social Changes and Ethnic Relations

Ma Ro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 China)

Abstract:Most of the countries in today' s world are multi-ethnic ones.Study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is

an important aspect in analyzing social changes and ethnic relations because language is a basic tool of

communication.The various languages and dialects have impact and limitations on 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and ethnic groups.Different period of time in history had its different“vocabularies” , indicating its political ,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 and foreign influences.Therefore , research of learning and using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vocabularies should become a field for sociologists to carry out to study social changes , cultural exchanges , and

ethnic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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